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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庆松：在希望的田野上  

策展人：崔灿灿 

2020.7.11 - 8.26 

地点：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第一&第二空间 

 

 
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荣幸地宣布，将于 2020 年 7 月 11 日在北京双空间，举办艺术家王庆松的重要大展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。展

览由崔灿灿策划，展出艺术家 1999 至今二十余年创作的重要摄影、拍摄现场等作品二十余件。 

 

作为亚洲摄影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，王庆松从上世纪 90 年代，开启了摄影的另一种讲述方式：后现代的语法，大

场景的摆拍，震撼的视觉，通俗易懂的大众美学和平民视角，其间混合了绘画、舞台、电影等多种语言。  

 

王庆松的镜头记录了 19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种种变革。他的作品集像是一本浓缩的历史，鲜活的画面，记载着

现实和欲望的改变，希望和田野之间，永不谢幕的舞台剧。  

 

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取自 80 年代的流行歌曲，它描绘了那个年代的日新月异，未来的美好蓝图，也激励了艺术家王

庆松的青年时代。在经历了 40 年的巨变之后，展览再次回视这一主题。“在希望的田野上”是历史，是未来，也是一

个全新截点的期许。  

 

 

在希望的田野上 

崔灿灿 

 

（一） 2000 年，王庆松开启了另一种讲述方式。《老栗夜宴图》随着长卷的开合，故事的中心不断移动，一种流动的、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开始出现。

它取自中国传统绘画的历史典故，将原本不同时空发生的情节，汇集在一起，不分主次，彼此围绕。随之而来的全新的观看和理解世界的方式，改变

了中国摄影史的故事，也改变了西方近百年传统摄影的视角。 

 

《老栗夜宴图》对西方人而言，是遥远中国的历史魅力，对本土而言，却是摄影中最早的后现代语法。从《老栗夜宴图》开始，王庆松将这种讲述故

事的方式，大场景的叙事汇聚在一起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旅程。单张图片变成了三联，三联变成了长卷，长卷衍生了舞台剧，它不断的调动和扩

充了照片的叙事功能。至此之后，摄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现实光影，而是一个巨大、庞杂的考古现场，饱含着千丝万缕的现实信息。 

 

在王庆松的大场景作品里，传统摄影的决定性瞬间，变成了连续性瞬间。他将某个瞬间性，给予连续性的画面，像是把几十张类型摄影集中在同一个

图片中。图片变成合集，合集变成影集，影集组合了舞台。作品《罗曼蒂克》和《中国之家》，王庆松重启了散点透视的叙事功能，利用了长卷讲述

历史故事的特定优势。近百名模特演绎着西方艺术史几百年的经典形象，时间的顺序在这里被打破，空间的结构也在这里被重构。 

 

或者说，和传统的纪实摄影相比，王庆松并不是用照相机记录下现实中的某个瞬间，而是呈现产生这个瞬间的现实背景。他不是在做减法，而是在做

加法。从一个瞬间的感受开始，追溯到一个场景，一段历史。《宿舍》中，传统摄影需要多年拍摄的系列，在王庆松一件作品里汇集。几十个钢架床，

变成了几十个不同的现实空间的隐喻，像集装箱一般“同框”堆砌。他们象征着不同的家庭，不同故事，空间在这里被浓缩，时间在这里被拉近。《盲

流梦》则把家庭情景剧里不同的剧集，汇编在同一个舞台中，“七十二家房客”在这里上演各自的悲欢离合。独特的排列和组合方式，也获得了一种“上

帝视角”，舞台上的一幕，亦如苍穹下的众生。然而，这里的“上帝视角”并不是为了俯视，而是将我们的目光和想象，引向由少到多，由多到无限，更

为普遍和广阔的象征。 

 

同样，和传统的摄影师相比，王庆松在一件作品创作的不同阶段，有着不同的身份。最开始，他需要像编剧或是作家一样，构思一个文本，确定一个

粗略的故事。然后，如画家一般勾勒草稿，深化细节，有时需要设计几百个人物不同的姿势、位置、衣着，有时需要用上半年，一笔笔的描绘需要拍

摄的商标，等这些看似重复、枯燥的工作完成。还需要像导演一样寻找合适的场地，搭建制作拍摄的舞台，以及调度演员和数量庞杂的道具，一而再

再而三的对场景进行调整。从整体到局部，再从局部整体。现实的素材，在这个过程中才转化为具体的形象和大大小小的场景。每一个环节都要面对

差错、失控，和不可预计的改变，不断增加的费用和时间。 当这一切准备就绪，时间早已过去很久。王庆松架好相机，等待拍摄，演员的状态、神情

稍瞬即逝，光线反射出各种微妙的信息。他需要判断出一个耗费巨大，却只为一秒的“决定性瞬间”，按下快门。光线在暗箱中反射成信息，成为艺术

的现实，现实的历史。 王庆松更像是一个好莱坞工厂式的艺术家，操控着一个庞大的团队和无数细节，不同的工种和流程汇集在一起。有时这个团队

多达几百人，有时又需要几千平米的场地，或时为了一张照片需要准备数年。他的身份总是不断切换，摄影并非是一个有着自主语言的媒介，它必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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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它媒介合作，来传递更多的信息。 于是，震撼的视觉和信息的阅读，最终在王庆松的作品中的得以弥合。形象不再祈求解释，文字、舞台和电影

的混合应用，将每一种语言的优势充分发挥。图片提供了不可否认的证据；文字提供了明确的信息和可能的方向；舞台提供了地点、背景和人物关系；

电影语言将这些镜头串联，并在同一画卷和时空中排演。 这使得王庆松的作品显得通俗易懂，也更容易独立存在，无需作品之外的更多解释。他在照

片中为我们揭示了主人公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安排了时代的背景和故事的线索。 

 

让我尝试像分析电影一样，解读这些步骤。在他的代表作《跟我学》中，首先，震撼的视觉吸引着我们的眼睛，提供了恢弘、壮观的盛景；其次，我

们被密密麻麻的形状、色彩、明暗所吸引，开始调动经验，辨认信息。只是，信息不能“一眼而尽”，意义也难以片刻得知的。大量的内容，让观看成了

探索和发现之旅。我们也因此获得一种，过去摄影中从未有过的阅读快感，寻找的快感。观看到这里，变成了一场游戏，驱使我们去寻找艺术家在不

起眼的角落，多个事物之间布下了“谜底”。 像是模拟摄像机对这个世界的观察，先看到全局，再进入视觉中心，然后顺着艺术家的目光，镜头不断拉

远趋进，扫视着它和周围的关系。一排大的标语，几个明显擦拭过的痕迹，或是几句语法错误的英文，看似熟悉的符号，将我们拉入故事错综复杂的

关系中，寻找与现实的相似与不同。它们在说什么？画面中间的人是谁？教杆指向哪里？黑板上还有什么？这些文字和图像之间是什么关系？这个作

品，最终要表达什么？ 

 

面对王庆松的许多摄影作品，我们都需要经历一个约翰·伯格式的历程，从看，到观看，从观看再到注视与凝视。最终，我们才能从视觉阅读和知识搜

索中抽身而出。面对一连串的问号，开始思考，在一个艺术家的漫长历程中，教育的形式为何一再出现？文字标语为何要总被突出？或者，这都不重

要，为何艺术家在头上要做这种神奇的发型？ 

 

《跟我学》的故事里没有谜底，没有说教，更没落入俗套。王庆松的作品里，没有“这个世界应该这样”的终极答案，他只是在整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，

不断的向现实提出一种疑惑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为什么又会那样。之后的《跟他学》、《跟你学》，三部曲的形式又将故事推向更广阔的历史背景，更

大的现实中。从一件作品，走向一个系列，又从一个系列走向更丰富的信息。它们彼此呼应，论证和提问，长达十几年的跨度，更像是一部漫长的章

回体小说，或是史诗般的电影。 

 

从 90 年代末开始，王庆松开拓了一条创造“意义”的全新道路。他放弃了摄影曾经所珍视的伟大传统，重新连接了摄影和现实的关系，展现了“现实”在

摄影中的另一种魅力。 

 

摄影师按下快门之前，所看到和认识的世界，和观众在展厅中所看到的片段，是截然不同的，一个掌握事情的全貌，一个只是掐头去尾的局部。亦如，

约翰·伯格所言，记录者记录的那个瞬间和当下我们观看到的瞬间，这两个瞬间之间，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，一个深渊。虽然，这个“深渊”某些

方面形成了现代摄影的自律和高级美学，这种含混的意义，成为许多传统摄影师所追求的价值。王庆松却在其中搭建了一座桥梁，形成这个桥梁的正

是对绘画、舞台、电影等多种语言的应用，弥补了瞬间的缺失和故事的开头和结尾。 

 

然而，王庆松的摄影并非停留在记录的功能上，它将疑问、批判和反讽置于那些似是而非的真实场景中。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真实的场

景，但真实场景之中的荒诞，冲突性的细节和关系，又显得如此格格不入。模特半真半假的表演，莫名的孤立感，让我们意识到这是一

场戏剧，它承载着更为深刻的想象和隐喻。于是，现实远去，关于现实的意象脱颖而出。  

 

或者说，与直接捕捉现实的纪实摄影相比，王庆松需要跳开一个距离，无论是时间，还是空间上的，他需要以更为冷静和理性的状态，

观察、理解整体社会的关系之后，再做出综合评述。先创造出一种理念，再填入现实的细节，他是在创造故事，而不是描述故事。  

 现实只是素材，摄影也只是抵达的工具。他所拍摄的对象，是被塑造的典型事件，它们既在现实中存在，又不完全存在。或者说，王庆松的拍摄既是

现实本身，一滴水留下的痕迹，一场变革遗留的废墟。但又不是自然而然的证据，它起源于艺术家的思考或是一种立场，它来自于现实，却是文化设

计的产物，创造一个更为鲜活提炼的“意象”和“感觉”。然而，“感觉”往往比文本更加真实，也更具感染力。 

 

（二） 

  

整个社会都在变化，但唯有自己的家没有变化。在王庆松的作品里，这种小人物的处境和社会百态比比皆是。王庆松的视角是平民化的，他以敏锐而

又共情的感知，进行社会心理分析，刻画了一群小人物眼中的世界。他们有自己理想和希望，也有自己的喜气和好看，虽然这种好看总是被“品味”所

厌恶。他们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左右沉浮，总是穿着不合身的衣服，努力追赶，却总是晚了几步。他们充满疑惑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“糟糕”，

但身上又是尴尬的时代杂交。 

 

无论现实如何日新月异的发展，全球化如何不可阻挡，总有一群频于追赶，却总是落后的人。王庆松的摄影为这些小人物，为人性的枷锁做出见证。 

王庆松为近几十年来社会转型产生的，最为特殊的地带，城乡结合部和城镇文明，拍摄了一组的历史传记。这个传记中，衍生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学。

这种美学从他的故乡，80 年代湖北古城荆州的县城，90 年代河南驻马店的工棚，2000 年后浙江义乌的市场，如今河北保定的郊外，一起汇集到大城

市的边缘地带，汇集到王庆松从 1993 年来到北京后，始终迁徙居住的地方：一座座别样的桃花源，圆明园画家村、通县，或是草场地夜色里的维多利

亚湾。这里遍布着每个小县城里都有的“麦肯基”和“加州牛肉面”，这里有一种自得其乐的快乐，平民生活的哲学，有挣扎的力量，有不灭的希望，也有

扯碎的现实，是哀伤，是喜悦，是欢乐，也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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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庆松的作品流露出一种大众美学，后现代式的平民视角，它告别了现代主义的高高在上，伟大瞬间的上帝之手，或是明暗间神圣的“灵光”。也是这

些并不“优美”的趣味，最大的保存了现实本身的直观感受。他的美学和方式，也更加亲民，更加民主，在这个铺天盖地广告和互联网的时代，和时代

走的更进，随俗沉浮。或者说，只有利用以彼之道还之彼身的方法，才能在广告和消费主义景观遍地的现实中，同样以相同的摄影方法作为武器，更

有力量的发挥摄影的社会和历史功能。 

 

在艺术上，这或许是早年王庆松早年在艳俗艺术所汲取的营养，艺术向民间学习的方法论。我们能轻易捕捉到作品里历史美学的身影，宏大的集体主

义，现实主义的文学叙事，形式上的民间趣味。或是 70、80 年中国的插图、连环画、政治宣传画和大众样板戏。 

 

（三）  

 

1981 年，歌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传遍中国大地。它和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、《青春、青春》一起，描绘了那个年代的日新月异，未来的美好蓝图。 此

时，远在小城荆州的王庆松，经历着另一种人生。父亲因公去世，日渐消沉的他，想不到和未来的任何关系。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和彼时的氛围，对

结束那段灰暗的生活，有着重要的意义。欢快的活力，极富感染力的歌词，讲述了一个简单而又有吸引力的故事，召唤着八十年代的新一辈，也鼓舞

着王庆松，加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。 

 

90 年代初，王庆松考入大学；1993 年来到北京，开始了“盲流”艺术家的生活。1997 年，王庆松拍摄了最初的摄影作品，那些名字颇为有趣，“拿起战

笔、战斗到底”和“新老兵”，还有“我们的生活比蜜甜”。直白、通俗的风格，流行歌曲寓意的生活故事，也第一次在作品中有了回应。这之后，王庆松

的镜头下，记录了中国社会的种种变革，他的作品集像是一本浓缩的历史，鲜活的记忆，记载着现实和欲望的改变，希望与田野之间，永不谢幕的舞

台剧。 

 

如今，2020 年始料未及的疫情，让一个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突然停摆。同样停摆的，还有王庆松所提出的疑问，那些作品中的模特企图弄清楚的问

题，草草结束。故事的线索再次中断，或者说这个曾经经由全球化、消费主义，让中国走向世界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故事，它所承担的“生活甜如蜜”、

“明天会更好”，在 2020 年的转折点，告一段落。在不知何时结束的疫情中，我们进入了没有坐标的河流，人们对新的变化失去了理解的能力，旧的故

事坍塌殆尽，希望的故事却仍未来临。 

 

《问它》是 2020 的全新作品，也是对过去的总结，两个系列的交汇。它在形式和信息上，汇集了从 2004 年《大摆战场》、《大败战场》开始，到之

后《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梦想》反复出现的广告和字符元素，延续了王庆松创作中最为核心的对象“消费主义景观”。在语义上，巨大的问号，揭示了

艺术家 20 多年的作品中的一贯立场，从《我们和你合作吗？》开始，每件作品中潜在的，对世界的怀疑与疑问。当它以纪念碑般的体量，在展厅中央

出现时，成为一个此时此刻尤为重要的提问：一切历史的钟表和刻度，在这里重新开始，未来是坠入虚空，还是冲破黑暗夜，未来满天星，我们并不

得知。 

 

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作为展览主题，是历史，是未来，也是一个全新截点的期许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？我们的田野在哪里？它是从 1980 年代开始的故

事，在经历了 40 年的巨变之后，又一次回视。假如我们不曾经历这几十年，假如时空的距离，让历史的细节早已模糊，那些曾经在希望的田野上的

泪水，漂泊的人群，迷人的夜色，短暂的幸福，那一幕幕戏剧，早已不知所踪。但至少，王庆松的摄影为我们留下了一组组长镜头，历史就是一卷相

纸的长度。 1981 年，那个在荆州丧失了生活方向的年轻人，在希望的田野上找到了答案。如今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，40 年的时间过去了，歌曲与王

庆松之间，从意气扬扬的 1981 年的理想与 2020 年始料未及的变化之间的互文与距离，就像命运与时代，回忆与未来这些永恒话题一样。有时出人意

料，但又似乎早有伏笔，耐人寻味，令人唏嘘。   

 

 

艺术家 

 

王庆松，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，1993 年至今生活工作在北京，于 1996 年开始影像创作。在国内外诸多美术馆和画廊举办过 40 多个个展，参加过光州双年展、台北双年展、

悉尼双年展、上海双年展、威尼斯双年展、伊斯坦布尔双年展、基辅双年展等多个国际双年展。2019 在武汉合美术馆及韩国首尔摄影美术馆举办个展。2006 年获得 Outreach 

Award in Renocontres de le Photographie，法国阿尔勒杰出摄影奖。曾组织策划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及成都“金熊猫摄影艺术奖”等展览，现担任成都当代影像馆艺术总监。  

 

他的作品被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、纽约现代美术馆、盖蒂美术馆、旧金山现代美术馆、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、日本森美术馆、水户当代美术馆、巴西国家美术馆、法国

巴黎欧洲摄影中心、奥地利 MUMOK 美术馆、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、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美术馆、韩国大邱美术馆、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、广东美术馆、湖

北美术馆等 60 多家公立美术馆收藏。 

 

 

策展人 

 

崔灿灿，一位活跃在中国的独立策划人，写作者，曾获 CCAA 中国当代艺术评论青年荣誉奖、《YISHU》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奖、艺术权力榜年度展览奖、《艺术新闻》亚洲

艺术贡献奖林肯策展人提名、《当代艺术新闻》年度最佳艺术家个展、北京画廊周最佳展览奖、《艺术银行》年度策展人等。崔灿灿策展的主要展览从 2012 年开始，共计 81

场，群展包括夜走黑桥(2013)、乡村洗剪吹(2013)、FUCKOFF II(2013)、不在图像中行动(2014)、六环比五环多一环(2015)、十夜(2016)、万丈高楼平地起(2017)、过年特别项目

(2018)、策展课(2019)等。 


